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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志国红酒的诱惑

许多的时候，特别是自己心情舒

畅的时候，我慵懒地靠在沙发里，腿舒

展地搁在茶几上，拿过一瓶红酒，“啪”

地一声闷响，拔去橡木的瓶塞，将红酒

倒进晶莹的玻璃杯中。

我一只手擎着酒杯，擎着那高脚

杯细而高挑的部位，举到自己的面前，

贴近自己的鼻子，尽可能地贴近；先是

轻轻地嗅着，然后是用力地嗅着，嗅着

酒杯里的红酒。那淡淡的香气，令我

情不自禁地用力，用力地吸着那香气；

那香气，像什么气味？

我集中起精力，搜寻着大脑里储

存的记忆。慢慢地，某种植物或水果

的香味，就会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

闭着眼，眼前是春意盎然，眼前是百花

吐艳……

随着我手的摇晃，那淡淡的香气，

透过那敞开的杯口，渐渐地四溢出

来。随即，我将酒杯再次举到自己的

鼻子前。她的香气，已然较前浓郁了

许多，令我不舍地嗅个不停；那香气，

绵绵不绝地侵入我的鼻腔。我贪婪地

嗅着，不忍用力，也不敢太轻，生怕错

失了那极为舒坦的享受。那香气，渐

渐地聚集，并渐渐地充盈了我的整个

胸腔。那香气，不是每个人都能嗅得

到的，只有深深地被她诱惑，被她俘获

了的痴迷者，才能够享受到她那独具

魅力的香气。

我轻轻地将嘴唇靠近酒杯，小心

翼翼地呡了一点儿。她悄悄地流进了

我嘴里，悄悄地，由舌尖而至两侧，微

涩，微酸，微甜，还有好几种说不出来

的味儿。它们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

那种独特的，只能慢慢品才能品得出

来的味道。

她凭什么诱惑了我？

真的是她的色，她的香，她的味儿

吗？是的，又不全然是的；

我欣赏她那沉稳而纯正的红色，

我喜欢嗅着她那独特而浓郁的香气，

我更欣赏的是她那内敛而不张扬的品

格。对，正是她的这种品格，深深地吸

引了我，她以她那独特的无法企及无

法比拟的内涵诱惑了我。

她，低调，非常低调地存在于那暗

色的瓶子里，存在于世人难以知晓的

酒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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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危险的游戏单
庞艳

我无法忘记进出村庄惟一的山路，

如同无法忘记我白发的亲娘一样。二十

多年了，它依旧蜿蜒在村后的山腰上，将

村民带向山那边的田地。

山路有些险要：一边是悬崖，一边是

峭壁。一遇到大雨还是山洪，山路上的

泥土就会滑落流失，切断村民的去路，只

有等到天晴过后，村里的年轻人重新打

上木桩，把路铺平。

在山路与我共同着的记忆中，我憎

恨过它——因为它无情——它伤害过我

的亲人，那是一次山路被雨水冲断重新

修好后的第十天，哥哥放牛回来，走在此

处，不幸踩了个空，跌到了五米以下的山

麓。他被村里人抬起，送到乡村医院的

手术台上，他的膀胱在跌落中受伤，下身

肿胀起来。尽管哥哥从死亡的召唤中挣

脱出来，但他的下身像一个失去效用的

水龙头，必须两个小时换一条内裤，仍有

一些异味逃入空中，将他与以前的伙伴

隔开，与村子里的人群隔开。在第二年

的秋天，哥哥最终还是倒在了那条山路

上，并且永远安息于先前的山麓之下。

我无法记清最先是小村拒绝了我，还是

我拒绝了小村——山路横亘在我们之间，像

深不可测的河流。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离开村庄

的那年，雨水特别多，也特别大，山路被

经常冲断。就连我走的那一天，老天爷

都没有忍一下他的泪水。父亲撑着一把

破伞和母亲一起送我，快要上山路的时

候，我叫他们不要再送了，站在那里就

行。父母原本执意想把我送上山岭，见我

有些不高兴，也就没有再三勉强。待我正

好走过最险要的部位时，它猛地向下一

滑，切断了我的回路，我分明听到身后父

母惊叫的声音，我回过身，看看含泪微笑

着的父母，看看这一段滑入山麓下的泥

土，再看看那个孤苦伶仃的村庄，我的眼

睛湿润了……走出山沟，我坐上远去的汽

车，窗外的油菜花开得如火如荼，一切都

渐行渐远，消失在春天的最深处，和我对

视的只有苍茫无尽的旅途。

上中专的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

要回去，通过那条山路，回到它引领给我

的那个小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

贪婪地注视着记忆着一切，如浪的雾霭，

如波的峰峦，如镜的清泉，如练的溪涧

……

所有这些美好的场景都是在我离

去以后才猛然发现它的珍贵。当我生活

在城市的屋檐下，当我行走在冰冷的街

道上，当我遭受到人生磨难的时候，我才

知道，我真正的家乡和灵魂的归属。

石泽丰山 路

其实每个灵魂都是寂寞的，所以整个世界无处不充斥着寂寞的影子。有时我们会寂寞到想要自己疯狂、放纵，寂寞到想让自己沉醉于醉生

梦死里，寂寞到想和陌生人分享喜怒哀乐，寂寞到听着别人的故事做着自己的梦流自己的泪，寂寞到天天做着华美的梦，梦醒后梦中美丽的伊人

成了堕落的天使……可是谁又能懂谁的寂寞，谁又能许谁一世不离不弃，谁又能成为谁不变的永远？ ——摘自闲云《思念在春天里飘飞》

又到了周末，我开车到乡下表姐家做

客。我喜欢那的清新空气，还有那些淳朴

的风土人情。

晚饭后，表姐和姐夫和一些村里人在

院子里闲聊。小外甥女薇薇和邻居家的小

男孩在做游戏。薇薇从数学课本里翻出一

张五颜六色的纸。只见上面画着很多格

子，每个格子里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写着

两个生肖：猪/狗，羊/猴等。

小男孩惊奇地说：“你真厉害，六合波

板都做好了，什么时候做的？”

薇薇小声地说：“我在自习课上做的，

我们班里有好多同学都在玩这个游戏。下

课我和同桌玩了几把。我还赢了两千呢！

不像我爸，昨天输了一万多元。来，把这些

小纸条写上10元，20元，50元，还有100元

的，当钱花，当然也写几张几万元的支票。”

两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我的心中却

充满悲哀，连小孩子都在玩“地下彩票”游

戏，一张小小的“地下彩票”游戏单覆盖了

我心中的希望。

这时，我听到大门外有人喊：“新资料

来了。”院里的人们沸腾了，吵吵嚷嚷地争

着抢着。然后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坐在

地上研究那些“地下彩票”。望着这些刚从

田地里回来的人们，他们还带着一身的疲

惫和汗水，却被一只无形的贪欲大手紧紧

抓牢，不断掏着他们口袋里的血汗钱，另一

只贪婪的手也抓住了他们孩子的心。想着

这些，我的心不寒而栗。我劝过表姐和姐

夫，不要玩这种赌博游戏，会倾家荡产。可

他们表面答应，背后依然赌性不改，执迷不

悟。

站在窗口，我的心里闷得喘不过气

来。我看到切实苦干的勤劳在枯萎，一种

投机取巧正在疯长。

“啪！啪啪！啪！你玩‘地下彩票’犯

法，把手举起来。”只见那个邻居的小男孩

正双手握着一只玩具手枪对着薇薇，他象

模象样地学着警察。薇薇举着双手说：“犯

法呀，我以后不玩了，不玩了。”两个不谙世

事的孩子开心地笑着。

我长吁了一口气，笑着问男孩：“你在

哪学来的这个样子，好威风的警察！？”我也

用手做成手枪式。

男孩见我称赞他，兴高采烈地讲了起

来：“我在城市奶奶家见过警察抓二叔。二

叔是‘地下彩票庄主’。奶奶说：‘不易之财

不可得，得了也得没了。’奶奶还让我长大

了当警察，抓坏人呢！”男孩子说完又拿着

小手枪去院子里吓唬大人了。望着男孩正

义凛然的样子，我炎热的心里像吹进了一

股凉风。但愿这一代孩子不会再迷恋这种

赌博，用正义战胜邪恶。

三岁的儿子，叉开一只小手，挡在碗

口，嘴里嚷嚷着“我不要，我不要”，另一

只手抓起菜就往妻子的碗里放，看着儿

子可爱滑稽的样儿，我和妻忍俊不禁，笑

不可支，儿子也笑了，脸像一朵绽开的花

儿。

每次吃饭，妻子总要把好吃的夹给

儿子，儿子呢，通常来者不拒，津津有味

地独自享用。看着儿子狼吞虎咽，我和

妻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人说，大人过小

孩的日子，一点不假。一会见不着，就要

找找，生活好似围着他转。

可这次吃饭，儿子一反常态，断然拒

绝夹菜，妻子止住笑，嗔怪道：都是跟你

学的。我乐了，向妻子炫耀：说明咱儿子

学乖了懂事了知道疼妈妈了。妻子深情

地看了看儿子，“扑哧”一下又笑出声来。

妻子疼儿子，也担心我。她常说，一

家人平平安安的，是她最大的心愿。吃

饭时，她不仅忙着照顾儿子，揪着时间，

还时不时给我夹些可口饭菜。妻子心疼

我，而我自知经济条件不佳，已让妻子受

委屈了，又怎好独自享用“美食”。每每

这时，我总是用手遮住碗口，阻挡妻子为

我夹菜，并“严重声明”：我不要。妻子见

一次不成，趁我稍不注意，便进行第二次

“偷袭”。我呢，眼疾手快，总能在她夹菜

到达之前，实施“拦截”，两手捂住碗口。

少顷，便进行“战略反攻”，趁妻给儿子夹

菜时，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地把

“美味”放进妻的碗中。

没想到，我和妻间的不经意之举，竟

让儿子学了去。或许，儿子现在只是感

觉好玩，但他总有一天会明白，碗里传递

的哪里是饭菜呀，分明是一份厚重的爱

和情啊。

葛新胜碗里的爱


